
走出 家 门 的 男 男 女 女
（ 记 实 文 学 ） 文/雷 国 胜

一到傍晚 ，少男 少女便如涨 潮般拥满了
城市的 大街小巷 。五光十 色 ，灯红酒绿 。把
古城沉寂 了 多 年 的夜生活搅得沸沸扬扬 ，诱
人，迷人。

年轻人惊喜遇上了 潇洒的好时光。
苦就苦 了这三 、四 十 岁 、拖家带 口 的 男

男女女 ，他们嫉妒 、羡慕 ，哀叹 自 己 生不逢时 ，抱怨
过了 半辈子 竟 活得很 累 。于是 ，许 多饱尝过生儿育女
艰辛 的 男 人 、女人们 ，便也显得不安分起来 ，再不愿
把自 己 整个生命都锁进家庭这种 自 私 、封闭 、甚至是
乏味 的 、令人窒 息 的 旧 城堡 中 。在他们眼 里 ，家庭 生
活已 失 去 了 往 日 的那份温馨 ，丈夫或妻子并不比柴 米
油盐重 要 多少 。生活的 重负 ，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 ，
从肉 体到心灵 ，都感到一种从没有过 的 无奈和疲倦 。
以前所有值得骄傲 、自 豪 的 岁 月 在今天都变得不堪 回
首。渐渐长大 的 孩子 ，更使他们感到人生短暂 ，自 己
再不放松 自 己 ，就没有机会再品偿欢乐 了 。他们所需
要的 是一种 浪漫 的 、诱人 的环境 ，这也许是想要寻求
某种 补偿 ，也许是向社会讨债 ，纷纷 怀着 当 年 “上 山 下 乡 ，接
受贫下 中 农再教育 ”的那种激动 而忐忑不安的 心情 ，大大方方
或偷偷摸摸走 出 了 家 门 。

这无 疑 给 古城 的 夜 生 活蒙 上 了 一 层 神 秘而 耐人 寻味 的 面
纱。

怪圈 一：“不惑”而惑 。给丈夫当 了 十六年老婆 ，偏偏爱
上了 一位比 自 己 小十八 岁 的大小伙 。感情上 的 事 ，自 己 无 力辩
说，却 神差鬼使般这么做 了……

她的女 儿都上初 中 了 。和 以 往一样 ，买菜 、做饭 、料理家
务都是丈夫的事 。为 了 填补时间 上 的空 白 ，她真想干 点 出格的
事，或是跟丈夫美美吵一架 ，砸碎点茶杯 、镜子什么 的 ，体验
一下 “遭 男 人打”的滋味 。而丈夫的一次次宽容 、忍耐 ，使她
越来越 感到没劲 ，后悔不该嫁给这个 “窝囊废”，无聊使她对
家庭 生 活产生了难 以言表 的厌倦 。

由于烦 闷 ，她没打招 呼就一个人漫无 目 标地来到街道上散
步。这时 ，有位小伙子迎面走过来打招 呼：“我请你看 电 影 ，
美国 片 ，肯赏脸不？”她反问道 ：　“我又不认识你 ，干嘛邀请
我呢？”对方一副很委屈 的样子说：“你把我 当 啥人啦？我是
三车 间 的 ，在 俱 乐 部 一 块 跳 过 舞 ，你 忘 啦？”她 仔 细打 量 对
方，这 才 想 起 半 月 前 ，也 许 自 己 孤 单 一个 人 坐 在 角 落 叫 人 同
情，也 许 长 得 漂 亮 还 不 显 其 老 ，就 是他 三 番 两 次邀 请 自 己 跳
舞，把 自 己 紧 紧 搂 在 怀 里 ，使 她 面 带 羞 涩 又 无 力 摆 脱 他 。于
是，她 客 气 地告 诉 他 ，自 己 不 想 看 电 影 。小 伙子 开 玩 笑 说 ：

“ 又 不 叫 你掏 钱 ，不 玩 白 不 玩 ，你 不 是 脑子 有病 ，就是太傻
了！”她 生 气 道：“咱 一 个 厂 的 ，你 怎 么 能 骂 人？”小 伙子
说：“我 不 是 骂 人 ！我 觉 得你这 么 拒 绝 人 太 没 意 思 了。”她
问：“你说 咋 样 才 算 够 意 思？”小 伙 子 回 答：“对 人 要 有 礼
貌，能 够答应 的事情就不要拒绝。”她被小伙子 的幽默表情逗
笑了 。

很快 ，俩人就 以姐弟相 称 、混得很熟 了 。
他们一起看 电 影 ，进舞场 ，喝咖啡 。象是恋人 ，又不是恋

人。终于有天深夜 ，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 ，走进了郊区 的一家
私人旅馆 。她没有想到俩人 的关系会发展到如 此地步 ，而且对
这个 比 自 己 小十 几 岁 的 男 人也 谈不上真正 的 爱 ，但她需要这种
疯狂 的刺激 ，越是 冒 险 的事情 ，她越喜欢去做 。

当然 ，这 一切都是瞒着丈夫在秘密 中 进行的 。说不清为什
么，回 家 后她 竟变得十分温顺 、贤慧 ，也 更加看重和关心 自 己
的丈夫 了 。有时 ，家里有好吃的 ，她总忘不 了 带一点到车间里
给那小伙子送去 。家 里家 外活得都很开心 。

她正是在家庭 和社会之间 享 受着双重人生 。
怪圈二：“外遇 ”之遇 。生活 中 偶然 的 事情太多 。相逢何

必曾 相识 ，只 要谈得来 ，做得出 ，也就管不 了 那么多 了……
“ 对 男 人 来说 ，只有结婚后才 明 白 自 己 该选择什么样 的女

人，然而这时 已 经太晚了。”我的 一位朋友曾十分无奈地这么
说过 。大学毕业后 当 别 人 沉浸在热恋之 中 或忙于扮演父母 角 色

的时候 ，他仍 留 在母校攻读研究 生学位 。毕业后 ，
他分配到研究所工作 ，这才感到 ，自 己 除 了 书架摆
满了 书 外 ，别 人所拥有 的 幸福他一样也没有得到 。
也为 自 己 感情上 的一贫如洗困 惑 不安 。但谈 恋 爱绝
没有买大 白 菜那么简单 、容易 ，理想 中 的 “窈窕淑
女”几乎在这高智商的机构里绝迹 。无奈 中 ，他接
受了 一 位 亲 戚 给 他 介 绍 的 姑 娘 ，论 长 相 ，还 算 可
以，并且善于打扮 。因 同 属大龄青年 ，俩人认识才
几个 月 ，就 匆 匆 结 了 婚 ，而 且 很 快 就 生 了 一 个 男
孩。渐渐地 ，他发现妻子 与 自 己 在思想 认识和生 活

习惯 上 差距太大 了 。她对他 的 工作 、事业都不感兴趣 ，只 满 足
于过 自 己 的 小 日 子 ，一 日 三餐浑浑沌沌地消 磨时间 ，还总 爱唠
叨，经常 闲扯一些厂 里庸俗无聊 的事情 。

一次偶然 的机会 ，他到某大学借一份翻译 好 的 资 料 ，要找
的人没在 ，他就跟对面坐的 年轻女人闲聊起 来 ，他发现对方很
健谈 ，知 道的 东西很 多 。一开始俩
人就 谈 到 一 块 去 了 ，都 似 乎 有 种

“ 相 见恨晚”的感觉 。办完事 ，他
主动给对方 留 下了 单位地址和 电话
号码 。那女的便经常到研究所找他
或打 电 话 约 他 晚 上 出 去 ，或 看 电
影，或聊 天 。发泄一下 白 天 的 苦闷
和家庭给他们带来 的 无尽 的烦恼 。
有时转到半夜一 、两 点钟也舍不得
回家 。俩人 由 最初的志趣相投 ，发
展到 了 彼此有了 好感 ，产生 了 爱慕
之情 。但限于道德和舆论方面 的 压
力，他们 只能选择熟人较少 的偏僻
地方或咖啡屋会面 。关 系 越亲 密 ，越害怕别 人 发现。

他俩最终越过 了 不 幸婚姻设置 的 沉重 障碍 ，明 知 有 家 庭 ，
却还要 暗 中 维持着这种 “先与妻子 结婚 ，后跟别 人 恋 爱 ”的特
殊“三 角 关 系 ”

怪圈 三：“生 财”有 道 。漂 亮 的 她 ，苦 于 囊 中 羞 涩 。伴
舞，伴歌 ，伴酒 。只 要能挣更多 的钱 ，也可以伴身……

她和 许 多 天 生 丽 质 的 女 孩 一 样 ，有 着 强 烈 的 虚 荣 心 。然
而，她毕竟工 资 有限 ，只能 维持一般 生 活水准 ，不愁吃 ，不愁
穿，但要满足她整天购买高档服装 、化妆品 ，拥有最新潮 的珠
宝首饰 ，仅靠夫 妻俩人 的 工 资 是远远不够的 。每逢她看到别 人
打扮 得 比 自 己 强 ，就十 分 嫉 妒 ，瞒着 丈夫 ，开 始 在一家 卡拉
OK歌 舞 厅 当 了 一 名 女 招 待 。每 天 晚 上 八 点 工 作 到 深 夜 十 二
点。月 工 资 一 百 五 十 元 ，酒 水 饮 料 消 费 收入 按 百 分 之二 十 提
成，客人付 的小费 ，完全归 己 。这样 ，一个 月 下来 ，挣 的钱比
在纺 织厂 上班半年挣 的还 多 。

这对她无疑有着 强大 的诱惑 力 。
开始 ，她 只 对客人进行 “微笑 ”服 务 ，不时询问看要 点什

么？然后 ，斟酒 ，收费 ，但不陪酒 。渐渐地 ，跟一些常 客混熟
了，偶而坐下闲 聊 几句 ，客人劝酒时 ，出 于礼貌 ，她也 象征性
地抿 几 口 。随着小费 的 不断加码 ，她终于明 白 ，那 些有权或有
钱的 男 人之所 以频频光顾这里 ，唱歌 只是幌子 ，这样大把大把
花钱 ，完全都是冲着她来 的 。

她有些 昏 昏然而不能 自 己 了 。
有一次 ，客人提 出 请她跳舞 ，一支 曲子接着一支 曲子 ，在

朦朦胧胧之 中 ，她惊异地发现 ，那 只粗大的 手将她的腰越搂越
紧，俩人 的 身体紧 紧 贴在了 一起 ，她面红耳热 ，想摆脱 ，浑身
又显 得 那 么 无 力 ，任 由 那 男 人 的 手在 她 腰 间 上 下 游 动 着 。那

晚上 ，客 人 吻 了 她 ，临 走 时 塞 她 手 里 一 张 一 百 元 的 大 票
子。她 无 法 抗 拒 金 钱 的 诱 惑 ，当 晚 ，就 随 客 人 钻 进 外 面 等
待她 的 出 租 车 里 ，出 卖 了 本 应 该 只 有 丈 夫 才 有 权 得 到 的 东
西。

从此 ，她 获 取 的 额 外 收 入 与 日 俱 增 。但 理 智 清 醒 地告 诉
她，自 己 与 客 人 之 间 只 是一 种 买 卖 关 系 ，上床 可 以 ，但 绝 不
能陷 于 感 情 的 陷 井 之 中 。

她也 开 始 大 把 大 把 花 钱 。买 最 高 档 的 化妆 品 ，穿 最 新 潮
的时 装 ，手 上 ，耳 朵 上 和 脖 子 上 全 被 首 饰 武 装 起 来 了 。于
是，她 心 理 上 获 得 了 一 种 极 大 的 满 足 。若 不 是 这 家 卡 拉OK
歌舞 厅 被 公 安 机 关 查 封 ，还 不 知 道 她 将 会 堕 落 成 什 么 样 子
呢。

总之 ，家 门 既 然 打开 ，那 些 走 出 来 的 男 男 女 女 就各 有 各
的理 由 。对 此 ，笔 者 并不 想 作 更 多 的 分析 。但所必 须 指 出 的
是，现在我 国 的 传 统 婚 姻 ，确 实存在 着 一 些 令 人 不 堪 忍 受 、

又无 法 在 近 期 内 改 变 的 消 极 因 素 ：一
是婚 姻 的 排 他 性 ，使 男 女 双 方 在 极 大

程度 上 丧 失 了 社 交 的 自 由 ；二 是家 庭 的 庸俗 化 ，使
得男 女 其 中 一 方 只 能 按 照 较 为 平 庸 的 那 人 的 水 准 而
生活 着 ；三 是 改 革 开 放 后 新观 念 、新 思 潮 的 冲 击 ，
使丰 富 多 彩 的 夜 生 活 对 平 淡 、保 守 的 家 庭 充 满 了 诱
惑。这 正 如 法 国 大 诗 人 梵 莱 梨 所说：“每 个 家 庭 蕴
藏着 一 种 内 在 的 、特殊 的 烦 恼 ，使 稍 有 热 情 的 每 个

家庭 分 子 都 想 逃避。”
孰是孰 非 ，三言 两 语谁 又 能 说 得 清 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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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岁 打 败 四 十 岁
一个学 日

本徒手 自 卫术
的男 童 ，在绑

架者 企 图抱他妹妹时 ，运用 他所学的 武艺猛击坏蛋 ，将他妹妹
救出 来 。

警察 说 ，十 岁 贾森 ·肖 的 英 勇行为是他八 岁 妹妹斯泰西得
救的 唯一原 因 。

那天 ，他们 兄妹俩放学 回家 ，他们正在街上行走时 ，一个
色魔 突 然将车停在 他们 身 边 ，试图将斯泰西拖进车里 ，斯泰西
用她 从做武术师 的 父亲 那 里学来 的 一套 交叉捅打术 ，从色魔那
里挣脱 出 来。

那个绑 架 者正准备 向斯泰西展开 第二次攻击时 ，勇敢的贾
森开 始 了 还击 ，他运用 四 年武术课 中 学到 的 功夫 ，把 色魔打得
嗷嗷乱叫 。

那个 四 十 多 岁 的绑 架 者被贾森 雨点般 的拳击打得摇摇晃晃
地回 到 车 门 里 ，最后 只 得拖着伤逃走 了 。

小记 实

我真该挨骂文/马 红 红

我是 个 混
蛋！真的 。

从前我一直
以为 自 己即 便不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，但也
八九不离十 。我觉得 自 己 善 良 、有 爱心 ，路
上倘有棍子 绊 了 我 ，我一定会把它扔远 ，怕
再绊 了 别 人 。我 工 作 努 力 、积极做 团 的 工
作，热心助人 。同事们常说我象毛泽东时代
的青年 ，朋友们给我的赠言是 ：“六十年代的
思想 、七十年代的长象 、八十年代的服装。”
我从未因此苦恼 ，相反我倒一直 引 以为荣 。

我生平第一次一个人 出远门 ，其实也并
不很远 ，只是去西安 。我站在人群密集的车
厢里 用 微 笑 告 别 了 满 脸 写 着 不 放 心 的 父
母。然 后我带着极大 的兴趣开始看 四 周一
张张的脸 ，丑的 、不丑的 、善 良 的 以及不善 良
的脸 。

车一开动 ，人们就很 自 然的调动了 自 己
的位置 ，尽管很拥挤 ，但大家都保持了互相可
以不接触的位置 。我在我的位置上站了一个
小时之后就开始羡慕那些席地而坐的 人们
了，但我依旧保持着比较文雅的站姿 。

再过两个小时 ，我心里叫苦不迭 ，并且蹲
一会站一会的骗 自 己的神经和肌 肉。“你也
坐点吧。”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向里挤了挤 ，
我看到了一个半尺长的坐位。“谢谢”，我赶
紧也报之一个善 良 的微笑 。夜黑寂寂的 ，很
多人 因 为坐的并不舒服 ，所以依旧大睁着眼
睛望 四 周 南来北往 的 客 。听不到什么说话
声，轰隆的车响似乎也不再非常刺耳 。

这时候我觉得一些人 的 眼 睛发 着很
怪异的光 ，并且统 一的在向 走道那边看 。
我跟着 目 光看过去 ，见一个背影正在掏 另
一个人 的 兜 ，烟 、打火机 ，然后换个姿 势 ，
反手探进对方里面的兜 ，动作很明显的轻
柔起来 ，片刻之后 ，我看到一叠钞票跟着
那手一块出来 。那背影转过身 ，一脸的微
笑，一张并不丑陋的脸笑得很愉快 。而他
身后 ，一 张 脸 也 并 不 痛 苦 ，那 张 脸 在 睡
觉。我赶 快收 回 了 不 由 自 主伸长了 的脖
子和张大了 的嘴巴 ，扭头看看身边的小伙
子，他小声说 ：“没事 ，你没睡着。”我的嘴
巴又想张开 ，并且脑子里除了 害怕外又有
些糊涂起来 。

那一 刻 我 想 起 了 很 多 事 ：那 些 爸 说
的、妈说的 、同事说的 、朋友说的一切恐怖
事件 回 忆 了 一遍 。不过我也 明 白 了 今天
遇到 的 还不是很强 的 盗 。于是立 刻看 身
边有没有没有睡着 的 人 ，有 、有两个 。走
道那边的 座位上一个人正伏在小茶几上 ，
我对面的一位 乡 下大爷仰着 靠在椅背上 ，
半张 着 嘴也睡的正 香 。脚 步 已 移到我身
边，我偷眼看看 ，那脸此刻很严肃 。

伏在茶 几上的 人大约 因 为 身 边 的猛
然的 、特别 的宁静 ，晃晃手坐了起来 ，一脸
茫然 。我低下头 ，细 声慢气 的 呼吸 ，我想
那偷儿此 刻心中 一定很不舒服 ，但他一定
会向 我面前的这位大 爷下手了 。我很想
用脚 去 碰醒他 ，但我不敢 ，我轻轻扭头看
那解放军 ，他的 目 光很散乱 ，直 直 的不知

在看什么 ，他做这个表情也很矛盾吧 ！
外面 的兜里什么也没有 ，蓝衣服解开后

里面露 出 蓝滑雪衫 ，我清清楚楚的看到那手
以绝对轻柔而灵活的姿势做这些动作 ，然后
他收 回手把手伸 向 背后 ，这时我才发现他还
有位帮手 ，那人把一个小刀 片递给他 。可能
因为 工程要大些 ，他又 向 前挪了挪 ，腿挤到
了我 的 膝盖 ，我赶快收了 收腿 ，很坦 白 地说
并不 是耻于让 那 罪 恶 的 腿挨 到 我 ，而 是我
怕，怕什么呢？怕阻碍了他使他恼怒吗 ？现
在我想不起来 了 。

过了很久 、很久 、很久 ，有十几分钟吧 ！
钱摸 出 来 了 ，是一张 四 叠着 的十 元票子 ，手
又进 去再摸摸 ，一定什么也没有 ，只好失望
地走了 。人们松了 口 气 ，几十双眼睛盯着这
儿这会才稍稍散开 ，等那两个人消失在这一
节车厢里后才有轰的一片说话声炸开 。

就让我暂且回忆到这里吧 ！
其实除了骂 自 己混蛋之外 ，我真不知用

什么词来骂 自 己 。中 国 人历来 只说人“见死
不救”，被偷和被杀实在相差很远 ，更何况还
有“明哲保身 ”一词 。

但我 实 在 很 烦 躁 不安 ，想 到 那 人 的 微
笑，收获 的微笑和对所有人嘲 弄的微笑 ；想
到解放军那散乱的 目 光 ；想到我是 多么 自 觉
的缩腿 。我觉得 自 己是从什么地方落下来 ，
和那几十双眼睛 ，那些我耳闻时曾很鄙视很
气愤的眼睛们站在一起 。或者 ，我本来就是
这些人中 的一个 ，不分彼此 。

请骂我。……！


